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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顾绣缘
杨鑫基 苏颐忠

! ! ! !十四年前，我们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非
遗中心办公室共事那阵，正赶上申报国家级
非遗名录的盛举，与顾绣有过一段工作交集
的缘分。

记得当时，我们从苏州论坛上获悉，有
专家对中国刺绣的倾向性观点，认为申遗注
重以“传承和传承关系”为核心的“活态”存
在，却判定上海看好的顾绣为“死亡”，客气
点，叫做“已演变成其他绣种的延续”，没有
申报的意义了。

面对中国刺绣的大咖们，要我们认同内
心却很酸涩。顾绣“死亡”说，其实是居高临
下的思维定势与“活态申遗”理念的错位，问
题在于敢否对之进行质疑。我们别无选择，
经过充分的思想与学术准备，拨通了中国民
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先生的电话，邀请他来实
地考察顾绣。

那天傍晚，刘老银发飘拂，精神矍铄，车
抵松江顾绣小组楼，一进室内便径自走向绣
娘们的绣架棚，仔细端详她们运针、擘线，又
拿起长桌上的绣品，摘下眼镜就着灯光久久
凝视，不时用手指在绣面上轻轻抚摸。

接着转到松江博物馆，鉴赏老艺人戴明
教和她的女弟子们半世纪来绣绘的十多幅
馆藏珍品，又浏览了明代文化名人董其昌展

厅，顾绣的全部文化元素，已一览无余。
刘老第二天要召集个座谈会。是夜，我

俩仔细分析，刘老有中国民俗学界的“重金
属”之称，他这趟来，顾绣“死亡”还是活态的
问题，已不复存在，明天可能想有个深入对
话的机会。聊到东方发白，才忐忑不安地合
眼眯会。

翌晨，座谈会上刘老开门见山：该看的
都看了，提一个问题，松江顾绣和明代顾绣

之间有什么关系？果真是击中命门啊，刻不
容缓，我立即应声答。

明代顾绣的艺术精髓，是江南民间刺
绣融合文人画画理的“画绣”风格。顾绣在
一个家族内的后继无人，不等于在民间的
死亡，数百年间，江南涌现了众多后继名
媛。清末民初的沈寿，突破家族传承、师徒
传承等传统途径，进入了近代教育传承阶
段，民国时期，她的学生宋金龄，在松江松
筠女校任教时的学生戴明教，继承顾绣香
火，又培养了新一代女弟子，当今这个传承

群体，已产生了世界影响。所以顾绣并非单
向传承，而是既外向传播又反向回传的“返
祖遗传”、与本土文化合流的双向或多向传
承渠道。

随后，刘老作了公开表态。他说，我去
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著名绣种，但摸上去
都有针迹手感。昨天，开始我还以为你们在
拿印刷品蒙我，后来才确信无疑，这是名副
其实的中国画绣，活生生的顾绣，传承链完
整，几代人的努力，很了不起。了解历史常
常很困难，但相信我们会有足够的智慧去
克服，你们说服了我……

临别时，刘魁立先生握住我俩的手说：
“我在全国认识的非遗保护人员很多，但你
们二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如果没有理解错，这“深刻”应该指不苟
随大流、敢于担当的学术态度，正是基于这
点，才最终为上海叩开了顾绣申遗的大门。

!""#年 $月 %&日，文化部公布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间美术类项
目，顾绣编号 %&#号，位居中国四大名绣之

前，我们体会到了“会当
凌绝顶”的欢欣。

新 居
李晓东

! ! ! !天水市政府是四层的
筒子楼，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四层楼就最高了。
记得小时候，兴奋地到爸
爸宿舍玩，宽大的水泥楼
梯上去，两边是门对门的
一间间房子，黄色的门。
白色的楼道墙上，刷着绿
色的墙裙，鲜艳的草绿
色，透出活泼的气息，从
此，草绿色就成了我最喜
欢的色彩。今天的天水市
政府办公楼依然保持这
样的风格。楼道正中是宽
大的楼梯，白墙上刷着草
绿色的墙裙。可能过几年
重刷一遍的缘故，草绿渐
浓，未见剥落痕迹，但各
间办公室的门却很旧了，
本来的深红色，在岁月的
浸润下，变得浅而深沉。

煤矿工人的宿舍楼，
永远弥漫的，是不浓不淡
的烟草味。这种味
道，伴随着我的童
年，深入到记忆
里，以至于我一进
天水市政府办公
楼，习惯性地寻找这味
道，了无痕迹，才知道楼
似人非，斗转星移了。
煤矿工人宿舍是男女

分开的，九幢男职工楼，半
幢女工楼。宿舍楼里没有
女厕所。有时家属来，一个
很大的不方便，就是上厕
所。得老公或男孩子先进
去看看有没有人，然后看

在厕所门口。所以，常见到
小男孩卫兵一样站在厕所
门口，别人看到了，就自觉
等一会。想起近年来被文
青崇拜的木心的诗，“从前
的锁也很好看，钥匙精美
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了”，其实这唯美的意境，

在很久之前的煤矿职工宿
舍楼里，就屡见不鲜了。
随着农转非人员的快

速增长，来矿上的家属空
前多起来，都住在职工楼
上肯定不行，矿上于是想
出了另外的办法，把几排
房子沿人字梁一隔为二，
一间房子分成两个半间，
两侧开门，做临时招待所。

一张双人床就占了
绝大部分面积，地
上一只铁火炉。墙
极薄，仅一砖。家属
来矿，可免费居住

一个月，而且免费供应煤
炭。不要以为煤矿产煤，就
可以随便使用，矿山属于
国家，煤炭是国有资产，职
工烧用，也得花钱买，所
以，两项都可以算是福利。
我妈妈和弟弟妹妹来

矿上后，先在爸爸的宿舍
住了几天，每天到食堂打
饭吃。虽然麻烦些，但我却

非常高兴。因为妈妈和弟
弟妹妹们来了，能在一起，
结束了我五年在外的日
子。过几天，临时招待所有
了空房间，一家六口人就
搬到半间小屋中。杜甫是
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但
是诗人，即使现实主义如
“史”者，也是想象丰富的，
故一感叹就是“安得广厦
千万间”，我家则“安得小
屋只半间”。幸亏我们兄妹
四个都还小，但也得脚对
脚才能睡下。家中家具等
一概皆无，衣服装在提包
里，放在床下，但能开火做
饭，就像过家的样子了。
最感觉温暖的，是等

爸爸下班回家。记得《三国
演义》中，诸葛亮说家人对
远征战士回家是“依门而
望”，煤矿，由于井下作业
的危险性，“依门而望”几
乎日日如斯。爸爸当时已
是“老八点”，也即只上白
班，不再三班倒。暮色中，
一高大瘦削的身影越走
越近，带着憨厚亲切的笑
容。常常，从口袋里掏出
一个烤得焦黄的大馒头，
那是班中餐，也就是送到
井下的午饭———前段时
间，《极限挑战》真人秀
中，相声演员岳云鹏挑战
煤矿工作，就在我所成长
的五阳煤矿，而最后累倒
在巷道里，哭着离场的，
就是在“送干粮”，即送班
中餐的路上，这是井下最
轻松的活———爸爸舍不得
吃，拿回来给我们。
住在临时招待所毕竟

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房子
实在太小。一月期满后，管
房子的是老乡，又延期一

月，但炭不再供应。好几次
爸爸下班回来，扛着一个
大提包，拉开，里面是炭，
笑呵呵地堆到床下。煤矿
工人之于煤炭，正如农民
之于粮食，知识分子之于
书籍，一方面觉得最为常
见，不大当回事，一方面，
却至为珍惜，有种血脉中
的亲情。

爸爸到处托人，打听
周边农村有没有出租的
房子。找到旁边农村一户
人家，出租自家院子一排
窑洞中最西边的一孔。窑
洞新建不久，全用红砖，
质量很好。虽然还是一家
人挤在两张单人床拼起

来的床铺上，但空间大了
许多。地上可以撑开一张
圆桌，我们可以做作业
了，还放得下从老家带来
的两只木箱，能放放衣
服。房东家仅一女孩，大
约和我小妹妹同岁，四五
岁的样子，常大哭。有一
年，我陪小妹妹到学校拿
她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看
到当年高考光荣榜第一
名，“索丽娜，中国人民大
学”，感慨人家考得不错。
我小妹妹说，你记得这是
谁吗？我说不知道。她说，
就是原来我们房东家女
儿。这是 !"""年的事，又
已过 &'年矣。

年货
万 卿

! ! ! !老公公司发了条超厚羽
绒被，他拿回家的时候说，还
好我是开车的，乘地铁回家
的同事都在抱怨，说负责采
购年货的同志太不考虑大家
的辛苦了，就不能发小点的年货吗？
我不同意，我倒觉得这条羽绒被体

现了采购部同志还是有点心理学基础
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货就是要
大，要重，要看起来显眼，这样拿着坐电
梯，拿着接小孩，拿着挤地铁，拿着孝敬

父母，拿着进家门的时候，才
有感觉，那种辛苦了一年收
获满满、满载而归的感觉。

不过也有不少公司很
贴心地给员工提供了第二

种选择，把年货直接快递到员工家里，
真是与时俱进，免去了不少交通上的烦
扰。想到这里也要给快递小哥点个赞，
这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行业，当我们舒心
地在家过年享受团聚的时候，他们或许
还奔波在路上送年货呢。

风
流
云
散
故
人
行

! ! ! !岁末年初，总要给一些亲朋好友通
通电话。年龄大了，出行不便，打个电
话，说一声新年好，那是必须的。
先说亲人。我们兄弟 $人，我最小，

再过几天便是 ((米寿了。我家有长寿
基因，老父亲在 !"余年前以 )(高龄归
天，在当年是相当高寿，故而有许多亲
友和邻居来我家索取寿碗。$兄弟中除
二哥在特殊年代死于冤案外，其余均享
高寿，大哥去年离开了我们，其余 % 人
均健在，应该算是长寿之家了。

我的表亲，包括姑表和姨表，男的
和女的（英文里很简单，统称为 *+,-./，

老外没有那么多讲究），也有不少 )"余岁高寿的。所以
我们这个家族够得上长寿家族之称。

再说同学，那就没有那样福气，全班 0"余同学已
走了一半，正如杜甫诗中云：“访旧半为鬼”。余下的一
半里面有的失智了，有的坐轮椅了，能外出活动的才几
个人。最近有个同学建议开个同学会，结果没开成，人
数太少。
至于老朋友，倒有许多，可是有的上天，有的出国，

有的搬往郊区，留在上海的不多了。我的老友中没有什
么大作家、大名人或是大官，倒是有一位有点传奇性，
那就是从前鸿翔时装公司老板金鸿祥的接班人金泰
康。他长我 %岁，自幼（&"岁左右）就患肺结核，当时没
有链霉素等特效药，所以经常来我父亲诊所打“空气
针”，以压缩患病的肺叶，因此他是我 ("多年的老友。
日前我给他电话，他身体还相当健康，能慢慢地走上没
有电梯的 $楼，那么多年的肺痨，不容易呀。我问他：
“你累吗？”他乐观地回答：“我们这里就要装电梯了。”

亲戚、同学、老友，多数已风流云散，幽明永隔。不
对，我们不是“永隔”，要不了多久就会“再见”的。
话说回来，同学中也有长寿的，甚至很长寿的。我

们圣约翰一些毕业生每周六在江阴路一家会所里举行
茶话会，济济一堂，热闹得很。我在那里是小弟弟，参加
者多数是 )"岁以上的老人，有的比我大 &"岁。我基本
上每周必去，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很年轻。每次我总要跟
这些老学长一一握手，这样可以沾一些“寿气”，他们也
十分愿意跟我握手，这样可以沾一些“年轻气”，在这些
寿星面前，我是个“年轻人”了。有好几位老学长基本上
已经丧失听觉，可是他们却是每周必到，坐在那里，既
听不见，也不发言，就是专门来跟老同学一起坐坐，感
到很愉快。这也可以算是“老有所乐”了。

习近平主席在 !"&'年新年贺词中说：“!"&#年，
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凡的一年，也是难忘的一年，‘十
三五’实现了开门红。我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继续走在
世界前列。”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我们深信，只要全国人民

上下一心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的国家
一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人民生活会越过越好，其结
果是长寿者会越来越多。我完全相信自己能活到 &""

岁以上！

!!!鲈乡笔记之四十

陈鹏举

读印

! ! ! !喜欢文字的，自然喜欢印。刻在石
上的文字，沉着痛快，而且可以永年。
齐白石的印，醉人。他是大匠。

他说他诗第一，其实是心里话。他
没有诗，就不是齐白石。他是王闿
运的弟子，自然就是杨度他们的师
兄弟。朗朗乾坤，哪有这样的虚名
可以浪得？出众的诗才造就了齐白
石。诗人发落的文字，自然美得很
意外。花了我几年的卖文钱，获得
了他的一枚朱文印：“渔翁”。桃花
芙蓉石材，是到手后才知道的。喜
出望外。

渔翁的意思也好。人应该的状
态，是渔翁的状态。辛勤和等待，还
有寂寥和深思，多好。老说修为，这
就是。渔翁的状态，就是花半开、酒
微醺的状态。这以后，开花结果、斗
酒百篇有没有？要看天意，还有人
事，犯不着心猿意马暗着急的。

过不多久，谁料到雄雄给了我
一枚德化窑瓷印：“啸客”。盈盈一
握的体量。瓷白的程度，不带青，略
泛红，该在明末清初。印纽瑞兽，也
长得好看，一啸而过的感觉。

两枚印一动一静，平平仄仄，
啸客正好对住了渔翁。写诗吧：
“汉家甓砚墨磨浓，漫写前途

风雪中。天下几人长啸客，江头一
盹老渔翁。生花时节三春雨，归燕
廊檐数阕风。身似停云半间屋，知
难将息是沙虫。”

汉砖砚磨好了墨，描写风雪交
加的我的将来。能让生命像风一样

发出声音的，天底下有过几人？江
湖深处冲雪小睡的，也就伶仃的渔
翁。花开了，花叶噙着春雨。燕子回
来了，燕尾剪着春风。看着雨中的
花和风中的燕子，想到了人。人，就
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停留不
去，又像虫沙一样，悲欢难平。

闲翻印谱，读到了徐三庚的
印。印面文字是：“下官卖字自给。”

徐三庚以刻印留名。他的印看
上去，很随意。动刀学一下，就知道
他的能耐了。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

帖，让人惊出冷汗的。他好像没走
过仕途，印中所称的“下官”，该是
自称自嘲。不知怎的，读这印，心里
感觉难受。昏黄灯下，写了首诗：
“朱白炎凉实可伤，钝刀薄石

自收场。下官卖字残阳道，自给家
中隔宿粮。”

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只是刻
印毕竟是小道。大丈夫只落得一个
印人之名，心头一定是受伤的。百
年说长算长，说短真的很短。也就
数寸刻刀，百十印石，他就孤零零
自家收场了。到了老年，还得卖字
鬻印，换得家中隔夜的口粮。这份
辛苦，其实我也很明白。

扶桑回流的旧印一方，启程所
赠。印文“重华游兮瑶之舆”，是屈

原《离骚赋》里的诗
句。这句子读过，记
得是“重华游兮瑶之
圃”。“舆”字是否另
有所本？在扶桑
“圃”、“舆”两字通？是刻印人记错
了？这印刻得规整，是否是扶桑人
所刻？一连串的想象余地，可以周
旋，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也就写
了个诗笺：
“几家富贵金麟趾，一地寒霜

冻兔奚。生若丙申雨前叶，劫如丁
蜀火中泥。看成皓月清风赋，听得
晴红烟绿啼。瑶圃不知何处是，重
华已殁洞庭西。”

富贵人家，把满钵的黄金都打
成麟趾的模样。士子呢？多是自甘
清平，就像寒霜里的兔奚草。我像
我的心情还是雨前茶那样干净和
少有折损，经历的艰难，无非就像
制一把紫砂壶那样承受火燔。做
人，也就这样的。清平和艰难，是很
可以，也很应该看成好看的诗文，
和听成好听的莺歌的。一代代人向
往的琼瑶之圃，在哪里呢？伟大的
舜，殁在南巡的途中了。他的夫人，
在洞庭湖边哭成了泪人。琼瑶之
圃，看来还在洞庭湖的另一边。

重华是舜的名字。陈姓，和他
和他的夫人有关。我是老了吧？不
时寻找着血脉的来处。可我一定不
因此而庸俗。血脉、门第、家族、民
族，还有国度，淡忘了，也就没什
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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